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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 木

屠格涅夫

    在莫斯科的一条偏僻的街上，有一所灰色的宅子，这所
宅子有白色圆柱，有阁楼①，还有一个歪斜的阳台:从前有
一位太太住在这儿，她是一个寡妇，周围还有一大群家

奴②。她的儿子全在彼得堡的政府机关里服务，她的女儿都
出嫁了，她很少出门，只是在家孤寂地度她那吝音的、枯燥

无味的余年。她的生活里的白天，那个没有欢乐的、阴雨的

日子，早已过去了;可是她的黄昏比黑夜还要黑。
    在所有她的奴仆当中最出色的人物是那个打扫院子的人

盖拉新，他身长十二维尔肖克③，体格魁伟得像一个民间传
说中的大力士④，生下来聋哑。太太把他从乡下带到城里
来，在村子里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头，跟他的弟兄们不

在一块儿，在太太的缴租农人⑤中间，他算是最信实可靠、
能按时缴租的一个。他生就了惊人的大力气，一个人做四个
人的工作，他动手做起事来非常顺利，而且在他耕地的时

候，把他的大手掌按在木犁上，好像他用不着他那匹小马帮

忙，一个人就切开了大地的有弹性的胸脯似的，或者在圣彼

得日⑥里，他很勇猛地挥舞镰刀，仿佛要把一座年轻的白桦
林子连根砍掉一样，或者在他轻快地、不间断地用着三阿尔申

长的连枷打谷子的时候，他肩膀上椭圆形的坚硬的肌肉一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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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落，就像杠杆一般— 这些景象看起来都叫人高兴。他的

永久的沉默使他那不倦的劳动显得更庄严。他本来是一个出

色的农人，要不是为了他这个残疾，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肯嫁给
他。⋯⋯可是盖拉新给带到莫斯科来了，人家还给他买了靴

子，做了夏天穿的长据外衣和冬天穿的羊皮外套，又塞了一把

扫帚和一把铁铲在他手里，派他当一个打扫院子的人。

    起初他很不喜欢他的新生活。他自小就习惯了种田，习

惯了乡村生活。他由于自己的残疾一直跟人群隔离，长大起

来，又聋又哑，而且力气很大，就像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的

一棵树。⋯⋯他给人带进城市以后，倒不明白该怎么办了，

他发闷，发呆，就好像一头很壮的小公牛在发呆那样，这头

牛在那块茂密的青草长到它肚皮一般高的牧场上嚼草，忽然

让人牵走了，放在铁路的货车上，啊，它的结实的身体一下

子让煤烟和火花包住了，一下子又是一股一股的水蒸汽淹没
了它，它给拖着向前飞奔，跟着隆隆声和尖锐声飞奔，飞奔

到哪里去呢— 只有上帝知道!盖拉新自来作I1%了农人的苦

工，所以他把这个新职务需要他干的活并不当作一回事;每

天只花半个钟头他的活就干完了，他便又站在院中间，张开

嘴，出神地望着所有过路的人，好像他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

个可以说明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处境的解答;或者他就突然跑

到某一个角落里，把手里的扫帚和铁铲掷得远远的，自己头

朝着地扑下去，在地上躺几个钟头，连动也不动一下，仿佛

是一头关在笼里的野兽。可是人对什么事情都会习惯，盖拉
新后来也习惯城里的生活了。他的工作并不多，他的全部职

务不过是，把院子打扫干净，每天分两次取两桶水，运柴，

劈柴给厨房和整个宅子使用⑦，白天不让生人进来，夜间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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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守夜。应当说，他的确热心执行了他的职务。院子里从来

不曾有过一片木屑，也没有见过一点垃圾;遇到下雨路烂的

时候，带着桶去取水的老马在路上什么地方陷在泥里走不动

了，他只用肩头一推，不单是车子，连马也给推着走了。要

是他动手劈柴，斧头会发出玻璃似的响声，木片、木块会朝

四面八方飞散;至于生人呢，自从某一天晚上他捉住了两个
小偷，把两个脑袋在一块儿狠狠地碰了几下 (碰得那样厉

害，简直用不着再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了)以后，附近这一

带地方人人都非常尊敬他;即使在白天，有些过路人，他们

绝不是贼，不过是陌生人罢了，看见像他这样一个可怕的打
扫院子的人，他们连忙向他挥手、叫喊，就好像他能够听见

他们的叫声似的。盖拉新跟这个家里男女仆人的关系并不亲

密 (因为他们怕他)，但也不疏远;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

待。他们用手势跟他讲话，他都明白，主人命令他做的事他

全照办了，可是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权利，没有人敢在饭桌上

坐他的位子。一般地说，盖拉新的性情是严厉的、一本正经

的，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;连公鸡也不敢在他的跟前打

架，否则，它们就该倒霉了!他马上捉住它们的腿，把它们
当轮子一样在空中转它个十来回，然后朝各个方向抛出去。

太太的院子里也养得有鹅;可是鹅是出名的一种尊贵的、懂
道理的家禽;盖拉新尊敬它们，他照料它们，他喂它们;他

自己就象是一只很神气的雄鹅。他们分派了一间厨房上面的

顶楼给他;他照他自己的趣味布置了这间屋子，他用橡木板

做了一张床，床脚却是用四个木头墩子做的— 这真是一张

民间传说中大力士睡的床了;它载得起一百普特⑧的重量，
不会塌下去;床底下放了一口坚固的木箱;一个角落里立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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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张同样牢固的小桌子，桌子旁边有一把三只脚的椅子，椅

子非常结实、矮小，所以盖拉新常常把它举起来，又丢下

去，一边高兴地微笑。这顶楼是用挂锁锁住的，锁的形状倒
像“卡拉奇’，⑨，不过它是黑色的罢了;盖拉新总是拿这把
锁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腰带上。他不喜欢别人走进他的顶

楼去。

    就这样地过了一年，在这年的年尾盖拉新遇到了一桩小

小的意外事情。

    那位老太太 (盖拉新就是在她的宅子里当打扫院子的

人)对什入事情都遵照古法办理，她养了一大群佣人:在她
的宅子里不仅有洗衣女人、缝衣女人、细木匠、男裁缝、女

裁缝等等，甚至还有一个马具匠，他也兼作兽医，并且还要

给佣人看病，宅子里另外有一个专给女主人看病的家医;最

后还有一个鞋匠，叫作卡皮统·克里莫夫，是一个无可救药
的酒鬼。克里莫夫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。没有人认识他的

真正价值，他原本是一个有教养的京城⑩里的人，不应当连一
个职业也没有，在莫斯科郊外这种偏僻地方住下来。要是他

喝酒(他自己这样说，而且在说话的时候还时常停顿，用手打

他自己的胸膛)，那就是在借酒消愁。有一天太太跟她的管

家。加夫利洛谈到他的事情(加夫利洛是这样一个人:单从他
那对又黄又小的眼睛和他那根鸭嘴般的塌鼻子看来，就知道

他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指挥别人的人物)，太太在惋惜卡皮统的

堕落，他刚巧在前一个晚上还给人看见醉倒在路旁。

    “啊，加夫利洛，”她突然说，“要是我们给他配个亲，
你觉得怎样?也许他就会安分起来。”

    “是啊，为什么不给他配个亲呢，太太?是可以的，太
    ·4 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太，”加夫利洛答道，“这会是一桩很好的事情，太太。”

    “对;只是把谁配给他呢?”
    “自然啦，太太。不过，随您的意思吧，太太。无论如

何，他总可以有点用处;放在十个人里头挑，他总是不会落

选的。”

    “我看他好像喜欢塔季雅娜吧?”

    加夫利洛正要回答，却又把嘴唇闭紧了。
    “对⋯⋯把塔季雅娜配给他吧，”太太决定说，她高兴地

闻了闻鼻烟，“你听见了吗?’，
    “听见了，太太。”加夫利洛应道，就退了出来。

    加夫利洛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(这是耳房，屋子里差不多

装满了用铁片包的箱子)，先把老婆支开，然后坐在窗前，

细细地想起来。女主人这种意料不到的命令显然使他感到为

难了。他终于站了起来，叫人去找卡皮统来。卡皮统来了。

⋯⋯不过在我们把他们的谈话向各位读者转述之前，我们觉

得有必要用简单的几句话讲一讲卡皮统要娶的那个塔季雅娜

是什么人，而且为什么太太的命令叫管家感到头痛。
    塔季雅娜就是上面讲过的那班洗衣女人中间的一个 (不

过因为她是一个能干的熟练的洗衣女人，所以她只管上等的

细衣服)，她是一个二十八岁光景的女人，瘦小的身材，金

黄色的头发，左边脸颊上有几颗痣。俄国人认为左边脸颊上

的痣是凶兆— 是苦命的预兆。·⋯ 塔季雅娜不能说自己的

运气好。她自小就受虐待: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，从来没

有受到人怜爱;她穿得很坏，而且只拿到极少工钱;亲戚

呢，她可以说一个也没有;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管事。，说是
不中用给开除了，丢在乡下，这个人是她的远房叔父，另外



还有几个叔父、舅父，都是些农人— 再也没有别的了。有

一个时候她还算是一个美人，可是她的漂亮很快地就过去

了。她的性情极柔顺，或者更可以说是懦弱怕事;她完全不

关心她自己的事情，怕别人却怕得要命;她只想到在指定的

时间里面做完她的工作，从来不跟谁谈话，只要听见人提起

太太的名字就发抖，其实太太看见她也不见得会认出来。盖

拉新从乡下给带进城的时候，她看见他那个庞大的身形差一

点儿给吓得晕过去，她想尽一切方法避免跟他见面，碰到她

从宅子里出来到洗衣房去，在他跟前跑过的时候，她甚至于

眯起了眼睛。盖拉新起初并不特别注意她，后来她走过他跟

前的时候，他总是一个人笑起来，。然后他开始出神地望着

她，最后他就盯住她不肯把眼睛掉开了。他喜欢她，究竟是
因为她脸上温和的表情呢，还是因为她那种畏怯的举动呢

— 这只有上帝知道了!有一回她偷偷地在院子里走过，伸

开手指头小心地提着太太的一件浆过的短衫⋯⋯忽然有人使

劲地捉住她的胳膊肘;她回过头来，不觉尖声大叫;盖拉新

就站在她后面。他傻笑，发出怜爱的叫声，送给她一只姜饼

做的小公鸡，鸡的翅膀上和尾巴上都贴着金箔。她想不接

受，可是他把姜饼硬塞在她的手里，摇摇头走开了，随后又

回过头来，再对她发出一些非常亲密的叫声。‘从那天起他就
不让她安静了:不管她走到哪儿，他就会跟到哪儿，去跟她

见面，对她微笑，发出叫声，摇他的手，或者突然间从怀里

拉出一根彩带放在她的手上，或者拿他手里的扫帚扫去她面

前的尘土。这个可怜的女子简直不知道要怎样应付，怎样做

才好。很快地整个宅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个打扫院子的哑巴的

鬼把戏了:嘲笑，打趣，挖苦，一齐落到塔季雅娜的头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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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取笑盖拉新:他不喜欢人开玩笑;所以人

们当着他的面不去麻烦塔季雅娜。不管这个女人愿意不愿

意，她是在他的保护下面了。他跟每个聋哑的人一样，非常

机敏，只要是有人在取笑他或者她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完全明

白。有一回在吃中饭的时候，塔季雅娜的上司，那个管衣服

女人。，照一般人的说法，在挑三挑四地逗她，而且闹得很
厉害，叫那个可怜的女子不知道把眼睛朝哪儿看好，差一点

儿要恼得哭起来了。盖拉新突然站了起来，伸出他的大手，

、把它放在管衣服女人的头上，并且非常凶恶地望着她的脸，
吓得她把头埋在饭桌上面。众人都不做声。盖拉新又拿起他

的调羹继续喝他的白菜汤。 “看，这聋哑的魔鬼，这个树

妖!”众人低声喃喃说。管衣服女人站起来，回到女佣人房

间去了。还有一次，盖拉新看见卡皮统 (就是我们刚刚讲起

的那个卡皮统)跟塔季雅娜谈话谈得很亲密，他便向卡皮统

招手叫他过来，把他带到马车房去，拿起一根立在墙角的车

杆，捏紧它的一头，轻轻地然而很有意思地用这车杆威胁

他。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一个人再跟塔季雅娜谈话。这一切并

没有给盖拉新带来任何的麻烦。固然那天管衣服女人一跑进

女佣人房间就晕倒了，而且她用很巧妙的方法让太太在当天

就知道了盖拉新的粗暴的行为;可是这位喜怒无常的老太太

只是笑笑罢了，并且好几次弄得管衣服女人非常难堪，她逼

着她一再说明:例如，“他怎样用他那很重的手把你的头弯
下去的，”第二天她就赏了盖拉新一个银卢布，她认为他是

一个忠心的、力气大的看守人，很赏识他。盖拉新倒很害怕

他的女主人，可是他仍然希望着她给他恩惠，他正打算去求

她答应他跟塔季雅娜结婚。他等着管家答应过他的那件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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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据外衣，想打扮得干干净净去见太太，可是这位太太却突

然想到把塔季雅娜配给卡皮统了。

    读者们现在容易明白加夫利洛在跟女主人谈过话以后为

什么会感到为难了。他坐在窗前想着:“女主人不用说喜欢

MIA新，”(这一层加夫利洛倒是很清楚的，因此也很纵容

他;)“可是他究竟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东西。我可不能报告女

主人说盖拉新爱上了塔季雅娜。而且这也是公平的，他究竟

算是怎样的丈夫呢?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，那个— 上帝饶
恕我— 树妖要是知道塔季雅娜要配给卡皮统了，他会把宅

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捣毁的，一定的。你没法跟他讲道理;他

这个魔鬼，— 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。— 不管你用什么方
法都说服不了他⋯⋯对的!⋯⋯”

    卡皮统的出现打断了加夫利洛的思路。那个轻浮的鞋匠

走了进来，把两只手搁在背后，很随便地靠在门边一个突出‘
的墙角，右腿架在左腿的前面，摇晃着头，仿佛在说:“我

在这儿。您有什么事?”

    加夫利洛望着卡皮统，一面拿手指敲窗台。卡皮统不过
把他那沉浊无光的眼睛稍微眯细一点，他并没有埋下它们。

他居然微微地笑了起来，还伸手去抚摩他那朝四面八方竖起

来的带白色的头发，仿佛又在说:“喂，是的，我，我啊。

你在看什么?”

    “你倒好，”加夫利洛说，他又不作声了，“你倒好，没

有什么话好说的，”
    卡皮统只是扭扭他的瘦小的肩膀。“那么，请问，你比

我更好吗?”他心里想道。

    “哼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哼，你看看，”加夫利洛带责备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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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下说，“哼，看你自己象个什么?”

    卡皮统从容地仔细看他那脱了线的破礼服和打补钉的裤

子，他特别注意地看他那双穿了洞的靴子，尤其是他的右脚
很文雅地放在靴头上的那一只，然后他又把他的眼光停留在

管家的脸上。

    “先生，什么事?”

    “先生，什么事?”加夫利洛跟着他说，“先生，什么事?

你还说:先生什么事?你简直像个魔鬼，上帝饶恕我这个罪

人，你就像那个样子。”

    卡皮统很快地霎着眼睛。

    “你咒吧，你咒吧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。”他心里
想道。

    “不用说，你又喝过酒了，”加夫利洛说，“你又喝过酒
吗?嗯?喂，回答我。”

    “我因为身体弱的关系，的确喝了含得有酒精的饮料。”

卡皮统答道。

    “因为身体弱的关系!··⋯你鞭子挨得太少了，就是这

么一回事;你还在彼得。做过学徒··⋯你学到的真多!你就
只是白吃面包不做事，，?

    “讲到这件事情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，我就只有一位
审判官:那就是上帝，此外再没有别人了。只有他知道在这

个世界上我是什么样的一种人，我是不是真的白吃面包。至

于您对我喝醉酒的看法，我觉得讲到那件事情，我也不错，

倒不如说是我一个朋友的错;他引诱我喝上了酒，他就丢开

我，一个人走了;可是我⋯⋯”

    “你就像鹅一样地给丢在街上了。啊，你这个放荡的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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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!啊，现在的事情倒不是这个，”管家继续说下去，“却是
这样的事。太太··⋯”说到这儿他又停了一下，“太太高兴

要你讨老婆。听见吗?她以为你讨了老婆就可以安分了。你

明白吗?”
    “我怎样会不明白呢，先生。”
    “嗯，好的。照我看，还是揍你一顿好些。嗯，不过那

是太太的事情。怎么样?你同意吗?”

    卡皮统露出牙齿笑了笑。

    “讨老婆，对男人说，是一桩很好的事，加夫利洛·安得

列伊奇;至于我呢，在我这方面，我是非常满意的。”
    “嗯，好的，”加夫利洛答道，他一面在心里暗想:“不

用说，这个家伙倒讲得很对。”他接着大声说:“只是有一桩

事，新娘子挑得不合适。”

    “那么她是谁呢，请宽恕我多问⋯⋯”
    “塔季雅娜。”

    “塔季雅娜?”
    卡皮统睁大了眼睛，离开墙角走出来一点。
    “你为什么这样吃惊?难道她不中你的意?”

    “怎么不中我的意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!这个姑娘她

是没有说的，是个工作勤劳、性情温和的好姑娘··⋯可是您

自己也知道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，那个树妖，那个草原

的妖精看上了她，您知道··⋯”

    “我知道，伙计，我全知道，”管家烦恼地打断了他的

话，“可是你知道··⋯”

    “啊，上帝保佑啊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!他会杀死我

的，我敢说他会的，他会象打死苍蝇一样地打死我;啊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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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手，只消请您看看他的手是怎样的手啊;这简直是米宁和

波查尔斯基的手⑩。他是一个聋子，他打起人来自己却听不

见!他挥舞他的大拳头，就好象他在做梦一样。简直不可能
阻止他;为什么呢?因为您自己知道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

奇，他是个聋子，而且他蠢得象脚后跟一样。您看，他还是

一种野兽，一个邪教的偶像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，—
比邪教的偶像还要坏二 他是一块白杨木头;为什么我现在

应该受他欺负呢?自然，找现在已经毫不在意了:我变得柔

顺了，我学会忍耐了，我在自己身上涂了油，就像一个发亮

的科隆纳⑩的水罐，— 可是我究竟是一个人，无论如何，

我实在不是一个不值钱的水罐。”

    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要多讲下去了⋯ ”

    “主，我的上帝啊，”鞋匠热烈地接着说下去，“末日在

什么时候来啊?什么时候啊，主啊!我是个可怜人，一个悲

惨的可怜人!这是命运，我的命运啊，您想想看!在小时候

我挨惯了德国师傅的打，长大了又挨同胞们的打，最后在壮

年时期，您看又要弄到什么样的结果
    “呸，你这个软弱不中用的家伙，”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

奇说，“你为什么只顾唠唠叨叨地讲个不停，真是!”

    “你讲 ‘为什么’吗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!我并不害

怕挨打.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。要是碰到一位老爷，他可

以关起门打我，不过在人面前还得跟我打招呼，我究竟还算

是一个人啦，可是现在我碰到的是什么人呢⋯⋯”

    “喂，不要讲了。”加夫利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    克里莫夫掉转身子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
    “喂，要是他那方面没有问题，”管家还在后面大声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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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“你本人答应吗?”

    “我完全同意。”卡皮统答道，就走出去了。

    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失掉他的口才。

    管家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次。

    “好吧，现在把塔季雅娜叫来。”他最后说。

    不多久，塔季雅娜就静悄悄地来了，她站在房门口。

    “您有什么吩咐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?”她小声地说。
    管家注意地望着她。

    ‘喂，”他说，“塔纽莎⑩，你愿意嫁人吗?太太给你找

到了一个新郎。”

    “我知道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。”她又吞吞吐吐地加

了一句:“她给我挑的新郎是谁呢?”

    “卡皮统，那个鞋匠。”
    “我知道，先生。”

    “他是一个荒唐的人，那倒是事实。不过在这方面太太

把希望放在你身上。”

    “我知道了，先生。”
    “可是有一桩麻烦事情 ·⋯你知道那个聋子盖拉新爱上

了你，你究竟是怎样地迷住了那头熊的?可是你知道，他要

杀死你，恐怕他会的，他这样的一头熊。”

    “他会杀死我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，他一定会杀

死我。”

    “他会杀死你⋯⋯哼，我们等着瞧吧。你怎么说:他会

杀死你。难道他有权杀死你吗?你自己判断一下吧。”

    “不过我并不知道他有没有权，加夫利洛·安得列伊奇‘)”

    “你是个怎样的女人啊I我想你总没有允许过他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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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吧·⋯ ”

    “请问您是什么意思，先生?”

    管家停了一会儿，心里想:“你真是个柔顺的女人!”

    “嗯，好的，”他大声说，“我以后再跟你谈这桩事情，

现在你走吧，塔纽莎，我看出来你的确是个肯听话的女子。”

    塔季雅娜掉转身子，在门柱上轻轻地靠了一下，就走出

去了。

    “说不定太太明天就会忘记这桩亲事，”管家想道，“为

什么我这样担心呢?我们把这个坏蛋绑起来;要是他闹出什

么事情，我们就报告警察··⋯”

    “乌斯季尼雅·费约多罗夫娜，”他大声唤他的妻子道，

“把小茶炊⑩预备好，我的好女人。”

    这一天塔季雅娜差不多整天没有走出洗衣房。起先她哭

了一阵，随后他干眼泪，又跟先前一样地做工作了。

    卡皮统跟他的一个面貌阴沉的朋友在酒馆里一直坐到夜

深，他对那个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从前跟一位老爷同住在彼

得堡，那位老爷什么都比人强，只是他爱守秩序，而且他还

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他太喜欢喝酒;至于女人呢，凡是勾引

女人的本领，他都有。⋯⋯他那个脸色阴沉的同伴只是点头

答应;可是等到后来卡皮统声明他由于某种情况必须在明天

自杀的时候，那个脸色阴沉的同伴才注意到应当回去睡觉

了。他们就闷声不响地分别了。

    同时，管家的指望并没有成为事实。太太非常惦记卡皮

统的婚事，她甚至在夜里跟她的一个陪伴女人⑩就只谈这桩

事情，这种陪伴女人是她养着专门在她夜里失眠的时候陪伴
她的，她们同值夜班的车夫一样在白天睡觉。第二天早茶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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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加夫利洛进去见她报告家务的时候，她的第一句间话就

是:“我们那桩婚事怎样了?”他自然回答说，进行得很好，

卡皮统今天要来见她谢谢她的恩典。

    太太身体不大好·料理事情并不久。管家回到自己的屋

子去了，召开了一个会。这桩事的确需要特别的考虑。塔季

稚娜自然不会反对，可是卡皮统当着众人表示，他只有一个

脑袋，并没有两个，三个 二盖拉新凶恶地、迅速地轮流望

着每一个人，不肯离开女佣人房间的台阶，他好象已经猜到

了他们正在商量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。大家聚在一块儿商

量，(他们里面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伺候吃饭的佣人绰号 “尾

巴叔叔”的，大家总是带着敬意地找他出主意，虽然他老是

回答他们:“有个办法了，是的;是的，是的，是的!”)会

议的第一个决定，就是为着安全起见，先把卡皮统锁在放滤

水器的贮藏室里头，然后郑重地仔细考虑这桩事情。要用武

力解决，自然倒很容易;可是上帝啊，这不行!要闹出事

来，太太会不开心— 那就该倒霉了!那么怎么办呢?他们

想了又想，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了。他们有好多次看出来盖

拉新很讨厌喝醉的人。⋯ 他坐在大门口，每次看见什么人

喝得醉醒醒的、走路摇摇晃晃，帽檐盖在一边耳朵上面的时

候，他总是生气地把头掉开。他们便决定叫塔季雅娜假装喝

醉，一偏一倒地走过盖拉新的面前。那个可怜的女子好久都

不肯答应，可是他们乡于说服了她;而且她自己也看出来她
只有用这个办法才可以摆脱那个爱慕她的人。她去了。他们

把卡皮统从贮藏室里放了出来;因为这桩事究竟跟他有关

系。盖拉新正坐在大门口的边石上，拿他的铁铲在地上戳来

戳去。·⋯每一个角落后wi，每一幅窗帷后面都有人在偷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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